壮丽的诗篇  英雄的道路

——修筑川藏公路
川藏公路的前身

川藏公路简称“川藏线”，是连接四川成都与西藏拉萨之间汽车通行的第一条公路。在此路修通前，千百年来，中国西南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主要依靠逶迤在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崇山峻岭之间，一条世界上地势最高、路况最为险峻的交通驿道一茶马古道。曾经，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的路程，靠牦牛运输通行；一年只能往返一次，骑马旅行也需要半年多的时间。

近代四川通往西藏的道路是怎样发展变化的？早在191 3年，民国初年，川边经略使（当时西康地区最高行政长官）尹昌衡就曾提议修建从成都到康定的军路，但路只修到新津，尹昌衡因政局变动被免职，修路一事便不了了之。1925 年后，这条通往西藏的公路一直断断续续的修建，实现了部分路段的通车。1940年，川康公路雅安至康定段打通，全长226公里。通车之时，一辆福特牌小汽车早上8点从泸定出发，下午3点半才到康定，50公里的路程，花费7个半小时，可见路况是个什么样子！尽管已经通车，但这条路一直没有什么汽车通行，沿途塌方多发，无力维护，1944年后，此路就再没有通车，成为一条有等于没有的废弃的路。

第18军修筑川藏公路

  1 949年12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莫斯科的专列上，针对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做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英明决策。1950年1月2日，将这一任务交给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950年1月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第18军执行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任务。1950年初，毛泽东向进藏部队发出了“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第18军后方部队随即成立，陈明义担任第18军后方部队司令员兼政委，除进藏部队粮食、军需用品和作战物资的运输补给保障工作，主要任务就是修筑川藏公路。当人民解放军跨越了大半个中国来到当时的雅安城，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横断山脉地带的无数雪峰和大江、激流，通往西藏的路还根本不存在。1950年4月13日，川藏公路（时称康藏公路）在四川省与西康省（1955年10月撤销）交界处的金鸡关破土动工，开始向这一世界工程建设史上的难关发起挑战。

川藏公路的修建是中国筑路史上的一大创举。筑路勇士们以“让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当时机械化施工程度十分低下、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奋战四年零九个月，创造了世界筑路史上的奇迹。修通了伸向世界屋脊圣殿的雪域之路，搭起了北京至拉萨的金桥。川藏公路的通车改变了整个西藏贫穷、落后的经济面貌，巩固了祖国的西南边防。

川藏公路原称康藏公路，东起西康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1955年10月，西康省撤销，康藏公路改称川藏公路，并改为以四川省会成都为起点，终点不变，全长241 6公里。公路向西翻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雪齐拉、达马拉、甲皮拉、卡集拉、安久拉、色霁拉、矮拉山、米拉山等海拔4800米以上十四座巍巍雪山；跨过岷江、青衣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卡达河、易贡河、东久河、尼洋河、雅鲁藏布江上游拉萨河等众多江河；数百条溪涧、飞瀑水网地带；穿过遮天蔽日的波密、通麦、林芝、安鸠拉原始森林；涉过甘孜、江达、帮达、八宿、然 乌、鲁朗数百公里草原、戈壁、沼泽。

川藏公路建筑工程共作业土方、石方约2900万立方米，其中石方就有530多万立方米；铺筑路面 377万平方米；架设桥梁430座，总长度6000多米；修筑涵洞378 1 道；护墙8万立方米。修建这条公路工程的巨大和艰险，是我国公路建筑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公路的修筑过程中，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其中有些是特殊的困难。首先是在踏勘和测绘线路时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必须从千山万水中为祖国青藏高原找出一条合理的路线；其次是公路横穿祖国西南横断山脉的龙门山、炉霍、甘孜、青泥洞、金沙江、澜沧江、怒江、通麦等8条地质断裂带；地层破碎，地震频繁，地震烈度高，地质条件极其复杂。这种自然环境，这些地理因素和气象原因造成川藏线沿途泥石流、塌方、碎落、雪崩、水毁频繁出现。另外，川藏公路东面的起点四川盆地海拔只有499 米，向西延伸，海拔快速爬升，进人青藏高原公路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河谷与山脊相对高差1000米——2000 米，地形狭窄陡峻，沟壑纵横，线路起伏非常大，地貌类型复杂多样。

再有青藏高原气候多变，气候条件极其恶劣。路线穿越不同的气候垂直分布带，高海拔路段的雨、雪、冰、雾、风、尘等恶劣气候影响时间长。地形地质、气候环境等因素影响贯穿始终。这些情况都给工程建设带来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

在冰川和流沙地段施工时，困难就更多了，修出的路基有时被流沙掩埋；有些地区，在雨季中常发生严重的坍方现象；特别是冰川暴发的时候，雪水夹着泥沙、大石头，常常冲毁路基和桥梁，还有很多路线要在连藏羚羊都不能立足的悬崖峭壁上通过。

川藏公路的修建施工前后历时五年，在这五年里，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8军十万筑路大军和工人，顽强地征服了14座拦路的大雪山，把十多条著名的江河和许多激流驯服在脚下。无论是冰峰雪岭，还是恶水天险，都不能阻挡公路的前进。二郎山上的冰雪冻土，波密的暴雨泥石流，也同样得向筑路战士低头。公路跨过每一座雪山和每一条江河，战士和工人们都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在公路通过的很多艰险地段，战士和工人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滂沱大雨或风雪严寒，日日夜夜连续奋战。千万根钢钎在他们手中磨秃了，铁锹磨成了小铁片，但筑路战士和工人们的意志越来越坚强，终于把这条全长两千多公里横贯世界屋脊的川藏公路，—块石头一锹沙土地铺成了。这就是天路！

在这场征服大自然的斗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大筑路指战员和地方工程技术人员深深地懂得，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有理想信念有政治觉悟的战士和工人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困苦。五年中，他们不分春夏秋都住在帐篷里，甚至在雪窝里度过寒冷的夜晚。有的同志在这一同大自然的斗争中负了伤，有的同志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丈量世界屋脊公路测绘人员的工作吧！

由于川藏公路要经过复杂的地形、地貌、地质构造区，因此选择适宜的施工线路极为重要。

在从来没有公路和测绘资料的世界屋脊上，为了给这条公路找出一条合理的、科学的线路来，踏勘与测绘人员 坚持“多走、多看、多比较”的踏勘工作“三多”原则，在青藏高原的崇山峻岭、深山狭谷中作业。这里基本上都是没有人烟的地方，要从溜索t或牛皮船渡过汹涌奔腾的江河，有时在原始森林里露宿，有时在山洞里过夜。

在那难忘的岁月，真是奇迹倍出。

其中有一支由工程师余炯带领的踏勘队，踏勘昌都到拉萨间的路线，为寻找捷径，跋涉于北路、中路、小北路和拉萨至则拉宗之间，历时一年多，行程约9000公里。由于山高、路险、林密，又无通讯工具，他们和筑路司令部失掉联络近四个月。为了勘察一条合理的、理想的路线，要冒着生命危险通过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蹚过冰冷的激流湍涧。冬季在摄氏零下30多度的山顶上，冰雪漫天、寒风刺骨；夏季在多雨的通麦、林芝原始森林，踩着腐烂的树叶，提防着老虎、棕熊、雪豹等野兽的突然袭击，忍受着蚂蟥、蚊虫的叮咬，坚持踏勘。他们稍有不慎，就有冻僵在山顶或滑坡坠落深渊的危险。我们的踏勘人员，有时靠在石崖下或躺在没膝的雪地里厦过漫长的寒夜；有时白天累得疲惫不堪，晚上还得站岗放哨。

当完成任务回到司令部时，一个个衣衫破烂，满头长发，胡须满腮，面黄肌瘦。筑路部队司令员 陈明义同志收下他们的踏勘报告，紧紧握着他们的手，凝视着他们历尽艰辛的面容，这位戎马生涯、南征北战的将领忍不住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不是——般的踏勘报告啊！这是踏勘队员向党和人民交回的一份答卷；是踏勘队员在生与死的搏斗中，在野外生存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英勇奋斗的智 慧结晶。在这份踏勘报告上写满了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对西藏人民的深厚情谊！川藏公路全长两千多公里，越过十四座高山。可是，为了找出合理的科学的路线，我们的踏勘队员竟跋涉了一万五千多公里，翻越了空气稀薄的高山 200多座，这才初步揭开了川藏公路沿线地理的真面目。

青藏高原冬季气候寒冷，筑路人员经常在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高山上施工。白天，他们在大雪纷飞的野外工作，寒气袭人。山上寒风凛冽，战士们的手上常常裂开一道道血口，劳动时，裂口因震动出血，伤口愈合了又裂开，真是疼痛难忍！冬天气温常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山上冻土的深度为1.3米—1.55米，挖冻土比开石方还难。在这种情况下，战士和工人们时常不分昼夜地用大火把冻土烤化，再一点点挖掉，一连好几个冬天，他们都是这样在高山上施工。

入夜，繁星升起，筑路战士燃烧的一堆堆篝火，映照着白雪皑皑的雪山，把夜空装扮得绚丽多彩！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无数的火光和夜空的北斗交织在一起，是火还是星？难以分辨……。机器轰鸣，战马嘶鸣，人声鼎沸，在寒风中涌动着筑路勇士高大的身躯；远处从冰峰雪岭、戈壁荒漠传来《歌唱二郎山》的歌声：“不怕那风来吹，不怕那雪花飘；艰苦创业为人民，个个逞英豪。劈山开路架桥梁，筑路英雄立功劳。……”

原筑路部队第159团3连炮班班长、模范共产党员张福林同志就是为打通雀儿山光荣牺牲的英雄。1951年12月10日，在雀儿山工地，部队收工吃午饭，张福林顾不上吃饭，又来到工地查看炮室装填炸药情况与导火索的安全连接。午饭后连队来到工地，张福林领着炮班，他第一个站在最前面点燃了导火索。“嵫、嵫、嵫”，一道蓝光闪后，天地间骤然一阵轰隆巨响，一座雪岩倒下了，上千方碎石漫天纷飞进落，砸在雪地上尘烟滚滚，战士们不禁为一炮炸千方的胜利欢呼雀跃。张福林带领全班扑进烟尘弥漫的工地，清理石块。正在工作时，一块两立方米的巨石突然堕下，砸在他的腰部和右腿上，顿时岩石和冰雪被他的鲜血染红，他苍白的脸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张福林昏迷过去。他在弥留之际，交了最后一次党费，还念念不忘筑路和建设边疆的重大任务。他微微睁开眼睛，想最后看一看雀儿山工地，看一看战友们！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断断续续地说：“指导员，我不行了……”。他走了，走得那么匆忙，走的那么安静，似乎没有一丝痛苦，悄悄地含笑离开了人世，离开了郡队，离开了战友们。

张福林短短的没有说完的话，在指战员们的心里掀起波涛翻滚的巨浪，大家默默地面对巍巍群山；面对滔滔江河，他们要呐喊：“张福林，亲爱的战友，你不能离开我们啊！”

张福林牺牲后，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身边还珍藏着从内地带来的菜籽，他希望亲手把菜籽播种在青藏高原，在高原上生根、开花、结果。让难得吃到新鲜蔬菜的藏族兄弟，也能吃到自己家乡的蔬菜。1951年12月15日，被国防部授予“张福林班”荣誉称号的张福林生前所在班英雄集体，一直是筑路队伍中的一面光辉旗帜。

张福林同志的遗体被安葬在雀儿山下公路旁的一大片松林覆盖的烈士陵园里。他崇高的革命精神鼓舞着全体筑路战士，也教育着后来人。2001年5月，在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之际，第18军后代组织“重走进藏路”小分队，一行50人。他们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来到张福林墓前，缅怀这位为修建川藏公路，为西藏和平解放英勇献身的伟大战士。在陵园的纪念墙前安放着五十朵小白花，它代表着我们西藏部队的第二代、第三代……祭奠为修筑川藏公路而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千英烈。那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3岁，多么美好的花季年龄啊！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亲手修建的公路；还没有来得及吻别春天怒放的格桑花；还没有来得及与家人分享立功的喜悦；还没有来得及参加川藏公路通车的盛大庆典……，就长眠在冰雪覆盖的巍巍青藏高原，长眠在开满鲜花的康巴藏区。他们为西藏革命和西藏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永载史册。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工人出身的优秀技术员 陈荣俊同志，生前曾经带领工人给西藏人民修建了很多座桥梁。他在波密县东久桥牺牲的前——天，还要求组织派他去修建拉萨河大桥，希望给西藏的公路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可敬可爱的工程技术人员、筑路战士和工人们，就是以这样的愿望，就是以这样顽强拼搏的精神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托起川藏公路的丰碑。

川藏（康藏）公路2255公里，每一公里路都有一个解放军战士的英灵。川藏公路是第18军筑路部队将士用忠诚和热血堆积起来的通向拉萨的幸福道路！
川藏公路的修筑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全国各地不仅在物资上给予筑路部队以巨大援助，祖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各项成就，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以及亿万人民统一祖国的坚强决心和钢铁意志，也让筑路部队深受鼓舞。尤其是1954年2月，以史良为团长的全国人民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从首都北京来到青藏高原，随代表团前来的还有解放军总政歌舞团、铁道兵文工团，带来了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子弟兵的爱戴和亲切关怀。深深感动着我们的筑路战士，给筑路部队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川藏公路的修筑也离不开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支援，除直接参加修路工程外，他们还组织了庞大的运输队，从公路开始修筑那天起，就帮助筑路部队运输物资，公路修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五年的筑路过程中，用畜力运输的物资就有60多万驮。

我们没有忘记，藏族女民工曲美巴珍在为解放军筑路部队运送粮食途中，天气骤变，突降大雨，为保护粮食，她毅然脱下衣服盖在牦牛驮运的粮食上。

我们没有忘记，在飞机空投时由于羊皮口袋破裂，口袋中装的900枚银元撒落在荒山野岭。藏族老阿妈雷雪卓玛带着女儿，打着松明子火把，—枚一枚地捡了一整夜，最后将900枚银元一块不少的交给了解放军。

在川藏公路建设的日日夜夜，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前苏联等国家也在技术上和物资上给予筑路部队很大援助，帮助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令战士们难以忘怀。

波兰工程力学专家别路包罗多夫亲自到最险要的怒江桥梁工地指导架桥工作，由于缺氧，晕倒在施工工地。在波密地区暴发冰川泥石流的严重困境下，前苏联顾问团的工兵专家伊万诺夫少将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在西南军区工程兵首长陪同下，不顾长途奔波，一到波密就直奔冰川进行认真考察，对制止泥石流提出一个应急的科学的治理方案，保证了公路按期通车拉萨。

川藏公路通车前夕，前苏联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向筑路部队赠送10辆苏军嘎斯—69型新式指挥车。

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深深地镶嵌在每一个战士的脑海里，温暖着他们的心。这种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鼓舞着筑路部队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胜利前进。

斗转星移，光阴荏苒，时间过去六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当年筑路官兵和戍边卫士所创造的“老西藏精神”，就是目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仍然是鼓舞我们开拓创新，深化改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今天，回想起六 十年前修建公路的情景，战士们悬空打炮眼和在滔滔怒江上架桥的英雄壮举，犹然历历在目；雀儿山日日夜夜机械的轰鸣声、石磙的轧压声、打夯的号子声，劈山炸石的隆隆炮声所汇成的大军西进交响乐 伴随着《歌唱二郎山》的歌声，依旧还在耳边回响。我们的筑路战士不愧是最可爱的人！

六十年过去，我们国家的交通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国际航空港在全国星罗棋布，高铁、高速公路像雨后春笋在祖国大地兴起，并快速发展。

2014 年 4月20日，康藏高原第一条高速公路雅康（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已正式开工建设，全长135公里。2014 年4月27日，四川省发改委宣布，举世嘱目的川藏铁路今年下半年也将破土动工。起于成都，经蒲江、雅安、康定、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宁静）、左贡、波密、林芝到拉萨，全长1639公里。当得知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令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喜悦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激动万分，夜不能寐。这是几代人的期盼，这是几代人的梦想。我憧憬着雅康高速公路的未来，向往着川藏铁路通车美好的明天。
今天，我们可以告慰六十年前为修建川藏公路英勇牺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千将士，你们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你们可以放心了！
